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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莲池

盛夏的一个午后，我和朋友李琦骑
着自行车，穿行在湘西南绥宁县白玉乡
雪峰山腹地的山路上。我们这样行走三
天了，食宿极简，没有具体目标。

那天，打算天黑前赶到洞口县花园镇
上住宿，可是怎么都快不起来，一路被美
丽的风景拖拽着。下午五点，突然下起了
大雨，把我们逼进路边的一座凉亭。几根
烟后，雨还没有收敛的意思。过了半小时，
雨停了，我们抓紧赶路。可是我的车子后
轮泄气了，骑不动，只能推着。天色已经落
黑，前方二百米远就看不清了，各种怪异
的动物声此起彼伏，我们变得紧张起来。
离花园镇还有二十多公里，推着车子步
行，最少还要三个小时。两人饥肠辘辘，越
来越疲倦。一路峰回路转，没有人烟。

忽然，前方出现一个亮点，是什么？
两人停下脚步，望了望，是灯火，一直固
定在那里，不是萤虫流火。我们的步伐立
马加快，心情变得紧张起来。走了十来分
钟，看到了瓦檐翘角，原来山坡上有几户
人家，每户的屋檐下都亮着一只小灯笼。
光线愈加明亮了，我们终于松了一口气。

赶不到镇上了，到这里借宿试试。
我敲开一户人家的门。一对六十多

岁的夫妻在家，还有两个七八岁的男孩

子。我们表明来意，还拿出身份证，说可
以交住宿费，也问了一下村里是不是做
民宿……想不到，老汉一口答应，说不用
交钱，就是住宿条件差了些。老汉又问我
们，还没吃饭吧，搞点饭啰。还没等回答，
老汉就从灶上的木杆上取下一块腊肉，
放到水盆里。女主人开始淘米，用的是圆
底鼎罐。我们连说谢谢，真是麻烦了，我
们付饭钱。老汉说，怎老说交钱，我们不
开店，从没收过过路人的钱；你们是客
人，信任我家。

老汉接着说，你们看到门口挂着的
灯笼吗？就是给过路人点的，远远地让人
看到，这里可以落脚。山里的村寨都是这
样，我们外出也要借宿，大家都不客气，
回家一样。

听着好新奇，山里竟有这样的风俗，
倒是我们城里人想复杂了。我还想，要是他
们来到城里，住不上宾馆，能够借宿到吗？

我记得，我们村里有条上州下县的石
板路。小时候每天看到各色人等，纷纷从
村里穿过，夜里便就近借宿。来人借宿，主
人是高兴的。我们也会管饭，主人吃什么，
他们跟着什么。但是，我们村里不点灯笼，
客人来了就来了，走了就走了。

说话间，饭菜摆上了桌，一大盘干笋

炒腊肉，一大钵汤，卧着两个荷包蛋，撒
了小葱，香喷喷的。他们不吃，坐在火塘
边，说等我们吃了再吃。这是山里的规
矩，劝也没用。我们只好加快吃饭速度。
我们放下筷子后，他们才上桌。小孩子吃
得急，显然是饿了。我们的包里还有一些
袋装食品，李琦赶紧找出来，打开两袋让
小朋友尝尝。老夫妻训斥他们，怎么要客
人的东西，一点规矩都没有。孩子们脸上
有些羞赧，又带着惊欢，显然是这种食品
很对胃口。李琦把剩下的全部留给了两
个孩子，还给他们照了相，准备回去后冲
洗出来寄给他们。老汉留下地址，这里是
白玉乡石坪村。

老汉说这些年村里人少了，年轻点的
都去了城里打工，他家儿子儿媳也外出打
工，留下两个孙子。现在，到哪里去都是坐
车，过路人也少，借宿的基本没有了，但灯
还点着，家家都这样，整夜不熄。老汉说他
小时候起，灯就这样挂着，成习俗了。“哎
呀，你们是这三年里来的新客，给寒舍添
了光彩，谢谢你们看得起呢……”

哦，一只灯笼，远远地迎接着夜里要来
或不来的客人，也点亮着山里人的心。心心
辉映，没了距离。这长明的灯笼，到底是没有
被辜负。（邓跃东，任职于市交通运输局）

深 山 长 灯
邓跃东

这个学期，学校安排我任
教四年级一个班的语文科目。
听说班上的学生还不错，但开
学前，有几个优秀学生转学去
县城了。

一天下午的语文辅导时
间，我让学生自主诵读课文。好
几次，我看到学生阿羽（化名）
端着书本，小声地读着，读着读
着停了下来。我走了过去，发现
阿羽正在读的是古诗《鹿柴》。

“空山不见人……人语响
……”

“能大点声吗?”我问。
“空山不见人……人语响

……”
听清了，原来阿羽有好多

字不认识，所以读得吞吞吐吐，
也不完整。我握着阿羽的手，指
着古诗，从题目开始，一词一词
地教他读。阿羽学得很认真，教
三遍后，已经能自己读了。

就在我转过身教另一位学
生读《暮江吟》时，阿羽也跟着读
了起来，声音足以让周围的人听
清。“读得真好！”我竖起大拇指
称赞他。阿羽的脸顿时红了。

与阿羽的聊天时，他说了自
己的家庭情况，还向我回忆了一
年前刚到这所学校读书时的情
形，他当时心里很害怕。虽然读几
年书了，可他一看到书本头皮就
发麻。平常坐在教室里听课还好，
如果是要自己去看书，哪怕是随
便翻翻，他想都不敢想的。因为，
他只认识为数不多的几个字。

又是一节语文课后服务，
我照例安排他们诵读课文。临
下课了，阿羽跑到我面前说：

“老师，我要背书。”接着，他顺
畅地将古诗《雪梅》背完了。

“没听清楚，能大声点，再
背一次吗？”我停了一下说。他
又大声地快速背一次。我高兴
地在这首古诗题目前写下了一

个红红的“背”字。“加油！”我轻
轻地拍了拍他的肩。他点点头，
转过身，昂着头，大踏步地回到
了自己的座位。他知道，我明天
会把他的名字写在教室前面的
表扬栏里。

从此，课后服务读书时间，
是大家最高兴的时候了。当然，
这其中最开心的要属阿羽了。
每一次课后服务时段，他都能
背一首古诗了。

那天，我刚进教室，他就抱
着课本跑到讲台前，说：“老师，
这个字怎么读？”他指着“不教
胡马度阴山”中的“教”字。

“教室的教。”我指了指教
室的周围回答。

“哦，jiào。”他边说边走回
了座位。

过了一会儿，他又走上来
了。我以为他还有不认识的字。

“老师，我要背书。”未等我
开口，他急着说。

“好！”我高兴地接过课本。
他一口气就把《出塞》背下来
了。我正要拿红笔写“背”字时，
他说：“老师，我还要背一首
呢。”“还要背一首？”我有点不
相信，疑惑地看着他。“嗯。”他
望着我，自信地点点头。接着，
他又把古诗《凉州词》背了。最
后，我在这两首古诗的题目旁
分别写下了两个红红的“背”。

现在，他能主动向周围的
同学请教了，也不会再害怕去
阅览室看书了，朋友也多了。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
开。”教育是爱的事业，更是阳
光的事业。我们的目光不能总
是盯着花园里耀眼的牡丹花，
也要关注墙角处不起眼的苔
花。努力飞吧，阿羽！但愿我能
温暖更多的“苔花”。

（宋德云，任职于绥宁县寨
市学校）

温暖“苔花”
宋德云

2001年，我18岁，正值青春年华，担
任学校文学社社长，肩负着编辑社报的
重任。那年，我们精心准备的文章遭遇了
印刷难题。西外街的印刷厂因转型升级
而不再对外承接业务。我们四处奔波，却
处处碰壁，那些凝聚着汗水与智慧的文
章似乎注定无法变成铅字。焦虑与无奈
交织，我们的心情跌入了谷底。

就在这时，一位老师建议我们去邵
阳日报社试试。带着一线希望，我们来到
了金家路的邵阳日报社。在一楼，李定明
叔叔用他那温暖的笑容和一杯热茶迎接
了我们。他耐心地听我们诉说困境，然后
说：“虽然你们的印量不大，印刷成本较
高，但我会尽力帮助你们。”接着，我们怀
着感激的心情，直奔二楼去找编辑讨论
排版的事情。

在那里，我们遇到了聂荣华老师，他
的热情如同夏日的阳光。在他的引荐下，

编辑们不仅答应了我们的请求，更给予
了我们宝贵的指导和鼓励。社报如期印
出，我将第一份带着墨香的报纸送给了
李定明叔叔。他的话语如同春风：“小伙
子，你们的文学报很有潜力。如果下次还
需要印刷，随时欢迎。”

我们把社报送给了在报社遇到的每
一个领导和老师。聂荣华老师再次热情地
接待了我们，并细致地指导我如何将文章
写得更精炼。就在这时，肖祥海老师走了
进来。他认真地阅读了我们的文章，给予
了极高的评价。他的话语，如同种子，在我
们心中生根发芽：“胸中有块垒，才能笔底
起波澜。写作就是要多看多写……”

肖祥海老师不仅收下了我们的报
纸，还慷慨地赠送了我一本他的著作《登
攀的足迹》，并为我签了名。在《邵阳日
报》编辑老师们的关怀和指导下，我不仅
学会了写作，更知道了要培养精益求精

的精神。
2002 年春天，我有幸邀请到邵阳日

报社的邓杰老师为我们进行文学讲座。
他的《红丘陵，我的母亲》这一篇文章，让
我深刻体会到了文学的力量。从那时起，
我爱上了写散文。我的散文也在《邵阳日
报》上得到了发表，这极大地鼓舞了我的
写作兴趣。报社的邱刃、卢学义、董雁、贺
旭艳、曾世国等领导和老师，都对我的写
作进行过精心指导和修改。我的作品陆
续在各大报刊和文学杂志上发表。我知
道，我的每一次成功都离不开《邵阳日
报》编辑老师们的支持和鼓励。

后来，我在《登攀的足迹》的影响下
步入了新闻行业。如今，我又进入了高职
院校，成了一名大学语文教师。一路走
来，《邵阳日报》编辑老师们热情关怀和
鼓励支持，如同一股股暖流，温暖了我的
人生。在此，我想对他们说一声：谢谢你
们，是你们让我的青春岁月丰富多彩。
（于彪，任职于邵阳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难 忘难 忘 的 岁 月的 岁 月
于彪

在宝庆中路社区门前的光荣榜上，张
贴着湖南省“模范共产党员”和邵阳市“模
范退役军人”、年届八十的黄定聪的照片。

1963年7月，黄定聪应征入伍，到青
藏高原当了一名汽车兵。后因肺部严重
感染，黄定聪被送进301医院，和“开国大
将”黄克诚同住15病区。住院期间，黄定
聪向黄克诚讲述了他在“世界屋脊”的故
事。黄定聪用“高原红”笔名，写的关于

“军民团结如一人”的通讯，被《解放军
报》以及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
采用。之后，黄定聪出席了“学代会”，受

到了毛主席的接见。
黄克诚向黄定聪赠言：“理想信念，

立足之魂；知行统一，党性之根；务实求
是，建树之本。”几十年来，黄定聪以黄克
诚的赠言引领人生，坚持向英模学习，以
英模为旗帜榜样，同时用笔书写英模，在
报刊发表了数百篇文章。

1979 年，黄定聪从青藏高原转战云
贵高原，任某基地战略油库油料器材助
理，多次立三等功。

1985年10月，在“百万大裁军”中，黄
定聪被安排到中共邵阳市委组织部组织

科任副科长。之后，他笔耕不辍，采写推
荐了36个先进典型。

黄定聪先后18次被《人民日报》《当
代党建》等报刊评为优秀通讯员，执笔主
编并出版了《邵阳共产党人风采》《科技
致富奔小康》等5本书。此外，其社科作品
被《高扬的旗帜》等党建、社科读物收录
48篇，33篇文章被市委党校推荐参加中
央党校学员成果展览，还有多篇理论文
章被编入《跨世纪中国改革开放的理论
与实践》论文集。他的事迹，曾被《经济消
息报》报道。

2017年以后，他被相继授予“道德模
范”“邵阳好人”“模范退伍军人”“最美新
乡贤”等6项荣誉称号，2021年荣获“建党
百年·时代先锋”称号。

（伍想德，原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一世笔缘写英模
伍想德

毛泽东给在三溪桥的老
同学复信

毛泽东主席在湖南一师的同
班同学钟壮湘，长期从事小学教
育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
初，钟壮湘因失业生活陷入困境。
在同事激励下，他怀着忐忑不安
的心情向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1952年1月25日，钟壮湘收到了
毛泽东的回信。钟壮湘展开书信，
顿时老泪横流。

书信封面上，毛泽东写的地
址是：湖南省新化县三溪桥。毛
泽东书写的地名称呼，省去当时
的区、乡，将三溪桥直接冠于县
名之后，说明这个地方在新化县
的知名度非同一般。

毛泽东这九个刚劲飘逸的
大字，字字值千金。

三溪桥的几处古典建筑

1253年修建的三溪寺，坐落
在三溪桥下街上首山清水秀之
地，建筑气势恢弘。中建正殿三
座，前有关公祠，后有观音阁……
该寺香火鼎盛，寺产殷实。关于此
寺，《新化县志》载有七律一章。诗
云：“破屋萧然托小岑，相依不觉
二毛侵。山光绕槛烟岚净，溪水到
门风雨深。尘世偷闲余此地，禅堂
说法证初心。客来呼酒入林去，夜
静月明长醉吟。”

三溪寺没了后，为使僧侣有
一从业安身之处，当地在三溪河
的对岸建起了甘露寺。甘露寺茶
亭的大门口有一副对联：“此去

前程路不远；但停片刻又如何。”
三溪河上建有风雨桥，上有

一副对联非常醒目：“古刹近宫
樯，於焉咏，於焉游，山色溪声堪
悟道；故园成市镇，或欲藏，或欲
憩，霜晨月色免迷津。”短短数
语，讴歌了三溪桥的人文美景，
凝结着三溪桥人的故土情怀。

建于1766年的文昌宫，坐落
在三溪桥上街的出口处，是一处
十分著名的古建筑群，占地二三
十亩。建筑鳞次栉比，古色古香，
分有前殿、中殿、后殿，有主楼、副
楼，配有餐饮、洗浴房舍。它是乡
民祭祀场所，做过学校使用，还是
乡所、区治等的办公地点。

三溪桥街上的住民来自全省
各地，几乎都是单家独姓，他们带
来了各种生产工艺。特别在石艺、
竹艺、铁艺、木艺、砖瓦艺等方面，
有许多能工巧匠。石匠谢绍材有
着一手石上雕刻的好手艺，1958
年应邀参与建设人民大会堂。他
创作的拖石、撬石号子，已被列入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近年来，三溪桥村被邵阳市
委、市政府确定“美丽乡村示范
村”建设单位，被省政府确定为

“乡村振兴重点帮扶村”对象。如
何做到把乡村振兴大业与打造红
色文化名片结合起来，把弘扬红
色文化与开发地方传统文化结合
起来，把三溪桥的红色资源开发
与新邵县的红色资源开发结合起
来，这是值得思考的大课题。

（晏胜利，邵阳市人大常委
会原党组副书记、副主任）

三溪桥漫话（二）
晏胜利

◆昭陵史话

◆漫游湘西南

◆宝庆人物

荷 塘

杨运焰 摄


